《叉车之上》

桥梁质检员陈砚被项目经理周德海一句话辞退，回县城开叉车谋生。半年后，他送货路过老工地，一眼看出三根桩的沉降异常。没人信一个叉车工的话，包括当初开除他的周德海。他用自己的方式预警，塌方前四小时救下整栋楼。楼里走出的人中，有周德海，有他当年的徒弟，还有那个他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人。而桩下的秘密，比塌方更致命。

第1集 一纸辞退

△ 项目部办公室，周德海把一份质检报告推到陈砚面前。
周德海（拍肩膀）：陈砚，签个字，走个流程，今晚我请你喝酒。
陈砚（翻看报告）：三号桩的混凝土标号，降了两级，这字我不能签。
周德海（笑）：数据嘛，差一点谁看得出来？你以前在桥梁队，不也这么干？
陈砚（抬头）：桥梁队就是这么塌的。差一公分也是差，这报告我不签。
周德海（收笑）：你一个开叉车的，别拿质检员的腔调跟我说话。
陈砚（把笔放下）：我开叉车，但我签过的每个字都认。
周德海（拍桌子）：陈砚，你被开除了，现在就收拾东西。
陈砚（起身）：开除可以，报告我带走一份。
△ 周德海抢先一步把报告锁进抽屉。
周德海（冷笑）：带走？你连复印件都摸不着。
陈砚（盯着他）：周经理，三号桩出事那天，你第一个跑不掉。
周德海（指着门）：滚。县城你也别想混，我一句话的事。
△ 陈砚拿起安全帽转身出门，门在身后重重关上。
周德海（拨电话）：喂，老孙，帮我办个人，让他连叉车证都年审不过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集 叉车证扣了

△ 县政务大厅办事窗口，陈砚把一摞材料推进去。
陈砚（压着声）：年审材料齐了，身份证、体检表、原单位证明。
办事员（翻了两页，皱眉）：你这原单位证明——昨天刚被撤回去了。
陈砚（一顿）：谁撤的？
办事员（低头敲键盘）：系统里没写谁，只写“材料存疑，暂缓办理”。
△ 陈砚身后，孙茂才提着保温杯慢悠悠凑近。
孙茂才（笑呵呵）：小陈啊，办证呢？都是老关系，我帮你问一句。
陈砚（不回头）：孙老板消息真快。
孙茂才（拍他肩膀）：县城就这么大，你得罪的人，比我认得的人都多。
陈砚（侧身让开）：我不认得他，我只认得三号桩。
孙茂才（笑容一僵）：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别跟自己饭碗过不去。
△ 陈砚转身要走，赵铁柱从门口大步闯进来。
赵铁柱（大嗓门）：陈砚！我听说证被卡了？
陈砚（点头）：卡了。
赵铁柱（拍柜台）：他材料我看了三年，叉车一天没出过事，我拿工龄担保！
办事员（为难）：赵队长，担保得有书面保证，出了事你担责。
赵铁柱（掏笔）：笔呢？我签。
陈砚（按住他手）：赵哥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
赵铁柱（瞪眼）：你替我顶过班，我替你签个字，天经地义。
△ 赵铁柱在保证书上重重按下手印。
孙茂才（在旁边冷笑）：赵队长，你可想清楚，担保书一签，饭碗就绑一块了。
赵铁柱（回头）：我签的是字，不是给你看的。
孙茂才（耸肩）：行，那你们慢慢审，我先走。
△ 孙茂才踱出大厅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掏出手机。
孙茂才（对着电话）：证先压着，别给他过。
△ 赵铁柱把回执塞给陈砚，压低嗓门。
赵铁柱（凑近）：陈砚，你跟我说实话——你到底得罪了谁？
陈砚（把回执折好）：一个桩基老板。
赵铁柱（愣住）：就为这个？
陈砚（往外走）：就为这个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集 工地送货

△ 清晨，工地门口。陈砚开着叉车进场，副驾上放着安全帽。
林小满（小跑追上）：陈哥！你真来送货了？我还以为赵队长说着玩呢。
陈砚（没回头）：叉车证压着，活儿不能压着。
林小满（压低声音）：孙茂才昨天来过，跟门卫打了招呼，说你这车只能走西边便道。
陈砚（踩下刹车）：西边便道挨着三号桩？
林小满（点头）：绕不过去，他就是要你从那儿过。
△ 陈砚挂挡，叉车拐上便道。车轮碾过碎石，车身猛地一颠。
林小满（抓紧扶手）：陈哥，慢点——前面就是三号桩。
△ 陈砚一脚急刹，跳下车，仰头盯着桩顶看了十秒。
林小满（跟下来）：怎么了？桩有什么问题？
陈砚（指着桩身）：你看接缝那道水痕，三天前没有。
林小满（凑近看）：下雨渗的吧？这几天都下。
陈砚（摇头）：雨渗的是面，这是从里往外返的。
林小满（结巴）：你、你是说桩里有水？
陈砚（转身往驾驶室走）：桩里有水，说明底下沉了。
林小满（追两步）：陈哥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三号桩是孙茂才包的。
陈砚（拉开车门）：我知道是谁包的。
林小满（急）：那你还要查？赵队长担保你，你再惹事——
陈砚（上车）：小满，你替我干一件事。
林小满（愣）：什么事？
陈砚（发动叉车）：把三号桩的原始记录找出来，别让任何人知道。
林小满（咬着嘴唇）：资料室钥匙在周经理手里……
陈砚（挂挡）：那就等他不注意的时候。
△ 叉车驶离，林小满站在原地，回头望了一眼三号桩。
林小满（喃喃）：陈哥，你到底看出了什么……
△ 陈砚开出十几米，忽然停车，从后视镜里看那三根桩。
陈砚（低声）：那三根桩，沉了。
林小满（追出来喊）：陈哥——！
陈砚（头也不回）：别喊了，回去上班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集 没人信他

△ 下午，工地资料室。林小满翻找档案柜，陈砚站在门口放风。
林小满（抽出一本）：三号桩的卷宗在……咦？
陈砚（回头）：怎么了？
林小满（翻页）：前面几页都在，检测记录那一栏——被人撕了。
陈砚（接过卷宗）：撕口是新的，纸茬还白着。
林小满（声音发紧）：昨天我还看见过，就夹在这一页后面。
陈砚（合上卷宗）：谁昨天进过资料室？
林小满（想了想）：周经理来过，说查进度，待了不到十分钟。
陈砚（眼神一沉）：十分钟，够撕一页纸了。
林小满（慌了）：陈哥，要不……算了吧，这活儿我不干了行不行？
陈砚（把卷宗放回）：你什么都没干，怕什么。
△ 走廊传来脚步声，周德海推门进来，脸上挂着笑。
周德海（拍陈砚肩膀）：小陈，送货送到资料室来了？
陈砚（侧身让开）：找小满核对送货单。
周德海（笑）：核对单子用得着翻桩基卷宗？
林小满（抢话）：是我拿错了，我放回去。
周德海（摆手）：行了行了，都出去吧，我要锁门。
△ 陈砚和林小满走出资料室，周德海站在门口目送他们。
周德海（提高声音）：小陈，有些事不是你能管的，别多事。
陈砚（停步）：周经理，我没多事，我就是送货的。
周德海（点头）：那就好，送货的就好好送货。
△ 陈砚转身下楼，周德海脸上的笑收了起来。
周德海（对林小满）：小满，你手里那个文件夹给我。
林小满（递过去）：周经理，那里面就是普通进度表——
周德海（接过来）：我知道，我看看。
△ 陈砚走到楼梯拐角，听见身后资料室门关上。
△ 资料室内，周德海把文件夹里的纸一张张塞进碎纸机。
周德海（低声）：送货的……哼。
△ 碎纸机嗡嗡作响，周德海掏出手机拨号。
周德海（对着电话）：茂才，那小子盯上三号桩了，你那边抓紧。
△ 楼梯拐角，陈砚没走，背贴着墙，攥紧了手里的送货单。
陈砚（低声）：抓紧什么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集 师父的眼睛

△ 工地外围，陈砚推着轮椅，老郑歪着头看三号桩方向。
陈砚（压低声）：师父，三号桩的原始记录，没了。
老郑（喉咙里咕噜）：周……
陈砚（点头）：我知道是周德海。可光我知道没用，得有人信。
△ 老郑抬起左手，手指在轮椅扶手上连敲三下。
陈砚（盯着那三下）：三号桩，您是说三号桩？
老郑（费力点头）：沉……沉了。
陈砚（掏出手机）：您再说一遍，我录下来。
老郑（别开脸，含混）：不……不录。
陈砚（蹲下来）：师父，赵铁柱替我担保才拿回叉车证，我不能让他背锅。
老郑（眼珠转过来，盯着他）：你……你得罪的，不是周德海。
陈砚（一愣）：那是谁？
老郑（手指往桩顶方向戳）：桩……桩顶，那根红的。
△ 陈砚抬头，三号桩顶露出一截褪色红布条。
陈砚（呼吸一紧）：标记桩？谁让插的？
老郑（冷笑，嘴角歪斜）：孙……孙茂才。
陈砚（攥紧轮椅扶手）：他插的标记桩，为什么没人复查？
老郑（喘气）：复查的人……调走了。
陈砚（站起来）：调走？调哪去了？
老郑（摇头，手指发抖）：不……不知道。你别查了。
陈砚（盯着红布条）：师父，三号桩灌的是几号料？
老郑（闭眼）：五……五号。
陈砚（脸色发白）：图纸上写的是七号。
△ 老郑猛地睁开眼，一把抓住陈砚手腕。
老郑（用尽力气）：跑……跑路。
陈砚（没挣开）：我不跑。
老郑（指甲掐进他手背）：你斗不过他们！
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师父，您当年教我，差一公分也是差。
老郑（怔住）：……
陈砚（把他的手轻轻放回轮椅）：五号料和七号料，差的不止一公分。
△ 老郑眼眶发红，别过头去。
老郑（闷声）：你……你妈还在县医院。
陈砚（僵住）：您说什么？
老郑（声音发颤）：周德海……打过电话。
△ 陈砚手机骤然响起，屏幕显示“县医院”。
陈砚（接起，压着嗓子）：喂？
值班护士（急促）：陈先生吗？您母亲刚才有人来问过床位。
陈砚（握紧手机）：谁问的？
值班护士（犹豫）：他说……姓周，是您单位领导。
△ 陈砚回头看向老郑，老郑已经闭上眼，手指还在敲扶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
陈砚（对着手机）：护士，麻烦您，把我妈换到靠里的病房。
△ 挂断电话，陈砚推起轮椅就走。
老郑（被推着，急）：去……去哪？
陈砚（脚步不停）：先送您回家，然后我去三号桩。
老郑（拍打扶手）：你疯了！
陈砚（低头看他）：师父，您刚才敲了三下，是让我三号桩别去，还是三号桩有三处要查？
△ 老郑的手停在半空，愣愣看着他。
老郑（喃喃）：你……你比你师父，狠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集 医院偶遇

△ 当天下午，县医院门诊大厅。陈砚拿着老郑的降压药排队。
苏婉（从护士站抬头）：陈砚？
陈砚（转身）：苏婉。
苏婉（低头写记录）：你哪不舒服？
陈砚（把药单放上柜台）：不是我，我师父老郑，血压不稳。
苏婉（扫了一眼单子）：康复科转过来的？我看看。
△ 苏婉翻系统，手指停住。
苏婉（语气冷下来）：你师父的用药记录，昨天被人调过。
陈砚（皱眉）：谁调的？
苏婉（合上本子）：你当年要是签了字，我们孩子都会走路了。
陈砚（沉默片刻）：苏婉，那件事——
苏婉（打断）：别提那件事。
陈砚（压低声音）：好，我提另一件，三号桩。
苏婉（手一抖）：你说什么？
陈砚（盯着她）：三号桩混凝土标号被降了两级，你经手的工人体检，有没有异常？
苏婉（别开脸）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陈砚（往前一步）：你刚才说用药记录被人调过，谁调的？
苏婉（把药单推回去）：自己拿药去，别在这问。
△ 苏婉转身往走廊走，口袋里掉出一张对折的体检单。
陈砚（捡起来）：苏婉——
苏婉（回头）：还我！
陈砚（展开看了一眼）：三号桩工人名单……你明明知道。
苏婉（抢回单子）：我什么都不知道！
陈砚（不放手）：你名字也在上面。
苏婉（愣住）：那是……那是例行体检。
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疑似接触有害建材，这也是例行？
苏婉（声音发颤）：陈砚，你别查了。
陈砚（松手）：你怕什么？
苏婉（把单子攥成团）：我怕你查到最后，连我也搭进去。
△ 苏婉转身快步离开，陈砚站在原地，手机突然震动。
林小满（电话里带着哭腔）：陈哥，周德海把资料室翻了个底朝天，他说要找你谈谈。
陈砚（握紧手机）：谈什么？
林小满（压低声音）：他手里拿着你师父的监理档案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7集 偷数据

△ 深夜，工地资料室窗外。陈砚蹲在墙根，手机贴着耳朵。
林小满（电话里压着嗓子）：陈哥，巡查的刚走，后门锁我拿铁丝别着。
陈砚（低声）：三号桩原始记录，在哪个柜子？
林小满（急促）：铁皮柜第三层，蓝皮夹子。你只有十分钟。
△ 陈砚翻窗进屋，手机灯扫过一排排档案盒。
陈砚（念出声）：三号桩，静载试验，二零二三年四月……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和手电光。
孙茂才（推门，笑呵呵）：陈师傅，大半夜翻资料，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？
陈砚（转身，把手机往兜里塞）：孙老板，我来查自己的叉车保养记录。
孙茂才（踱步靠近）：保养记录在隔壁。你手里那本，是桩基检测吧？
陈砚（平静）：看错了，这就放回去。
孙茂才（伸手）：别放，我替你放。
△ 孙茂才一把夺过蓝皮夹子，随手扔进墙角碎纸机。
孙茂才（拍手）：哎，机器忘关了。陈师傅，你说巧不巧？
陈砚（盯着他）：巧。巧得你大半夜不睡觉，守在资料室门口。
孙茂才（凑近）：都是老关系，我劝你一句——你师父老郑那本监理档案，还在周经理抽屉里锁着呢。
陈砚（拳头攥紧）：你拿我师父威胁我？
孙茂才（笑）：哪敢。我就是提醒你，有些数据，看一眼和看十眼，命不一样。
△ 陈砚转身往外走，孙茂才在身后晃了晃手机。
孙茂才（慢悠悠）：对了，你刚才拍的，我早删了。云端备份，我也有办法。
陈砚（停在门口，没回头）：孙老板，碎纸机里的纸，你捡不捡？
孙茂才（一愣）：什么意思？
陈砚（回头，亮出另一部旧手机）：你扔的是复印件。原件，我十分钟前就传走了。
△ 孙茂才脸上笑容僵住，碎纸机里只剩一堆空白纸屑。
孙茂才（咬牙）：陈砚，你开个价。
陈砚（收起手机）：我不要钱。我要三号桩的施工日志。
孙茂才（脸色阴沉）：日志在周德海手里，你找我没用。
陈砚（拉开门）：那就麻烦你转告他——我手里这份，够他喝一壶。
△ 陈砚走出资料室，身后传来孙茂才砸碎玻璃杯的声响。
孙茂才（对着手机吼）：周哥，那小子有备份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8集 备份

△ 陈砚挂断电话，快步拐进巷子，另一部旧手机贴在耳边。
陈砚（压低声音）：老郑，照片收到了吗？
老郑（电话里含混）：收……收到了，三张。
陈砚（停住脚）：您别存手机里，明天让护工拷到U盘。
老郑（喘着气）：你……你小心。
△ 陈砚刚挂电话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孙茂才带着两个桩基工堵住巷口。
孙茂才（笑呵呵）：小陈，这么晚还遛弯？
陈砚（把旧手机滑进袖口）：孙老板也遛弯？
孙茂才（走近）：周经理说你手里有点东西，我想看看。
陈砚（不动）：什么东西？
孙茂才（收起笑）：三号桩的照片，你拍了几张，我清楚。
陈砚（盯着他）：你清楚，那你更该清楚那桩沉了多少。
孙茂才（拍他肩膀）：小陈，都是老关系，别为几张照片把路走死。
陈砚（侧身让开）：路是我自己走的，不劳你操心。
孙茂才（沉下脸）：你开个价。
陈砚（回头）：我要三号桩的施工日志。
孙茂才（冷笑）：日志在周德海柜子里锁着，你拿什么换？
陈砚（举起袖口里的旧手机）：拿你刚才这段话换。
△ 孙茂才脸色一变，两个桩基工上前一步。
孙茂才（咬牙）：你拍的那些，我早删了。
陈砚（按下播放键）：那这段呢？孙老板，你亲口说的，三号桩的照片。
孙茂才（伸手去抢）：陈砚——
△ 陈砚退后两步，巷口一道车灯打进来，赵铁柱的叉车停在路边。
赵铁柱（探出头）：陈砚，上车！
陈砚（跳上驾驶室）：孙老板，明天工地见。
孙茂才（站在原地喊）：你师父的档案，还在周德海手里！
△ 叉车驶出巷子，陈砚回头看了一眼，握紧袖口里的旧手机。
陈砚（低声）：日志在周德海柜子里……老郑，你听见了吗？
△ 旧手机屏幕亮起，老郑发来一行字：柜子钥匙，在我这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9集 施工日志

△ 凌晨，出租屋桌上摊着施工日志，陈砚用铅笔在水泥标号栏画了三个圈。
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C30换成C15，三号桩整整降了两级。
林小满（搓着手）：陈哥，这日志是我从周德海柜子底下抽出来的，天亮前得还回去。
陈砚（抬头）：你偷的？
林小满（结巴）：不、不算偷……我抄了编号，少一页他能看出来。
陈砚（翻到末页）：这页被撕过，混凝土用量对不上。
林小满（凑近）：差多少？
陈砚（用笔敲纸）：差一百二十方。一百二十方料，够三根桩全废。
林小满（脸白了）：那、那三号楼……
陈砚（合上日志）：三号楼底下，全是这三根桩。
△ 门外楼道传来脚步声，林小满一把将日志塞进怀里。
陈砚（低声）：谁让你来的？
林小满（快哭了）：没人，我自己……
△ 陈砚抬手示意她噤声，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两秒，又往下走。
陈砚（松口气）：明天剪彩，钱总只认报表。这日志递上去，他看都不会看。
林小满（攥紧衣角）：那怎么办？
陈砚（盯着她）：你怕不怕丢工作？
林小满（咬了咬嘴唇）：我、我怕。可三号楼里，有我表姐。
陈砚（沉默三秒）：把日志给我，你回去睡觉，就当没来过。
林小满（摇头）：我给你，但你别一个人扛。
△ 陈砚接过日志，从枕头下摸出那部旧手机。
陈砚（拨号）：钱总，我是陈砚。三号桩混凝土标号被降了两级，我手里有施工日志。
钱总（电话里，不耐烦）：三天后剪彩，别给我添乱。
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剪彩那天，你要是站在三号楼底下，我陪你一起。
△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，挂断。陈砚把日志和旧手机并排放在桌上。
陈砚（对林小满）：明天，我要在钱总车前，把这本日志摊开。
林小满（小声）：他会看吗？
陈砚（拿起旧手机）：他不看，我就让全工地都看。
△ 窗外天刚蒙蒙亮，远处工地的塔吊灯一盏一盏亮起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0集 钱总来了

△ 上午，工地大门。三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，周德海小跑着迎上去。
周德海（拉开车门）：钱总，一路辛苦，剪彩台都搭好了。
钱总（下车，看表）：二十分钟，看完桩基我就走。
周德海（赔笑）：桩基都是孙老板亲自盯的，您放心。
△ 陈砚开着叉车从料场方向拐过来，车斗里横着一根钢管。
周德海（脸色一变）：陈砚！你往哪开——
△ 陈砚一脚刹车，叉车横在轿车正前方三米处。
钱总（皱眉）：这谁？
周德海（抢话）：一个被开除的司机，脑子不清楚，我马上撵走。
陈砚（跳下车）：钱总，我不是来闹事的。
钱总（隔着车窗）：那你挡我车干什么？
陈砚（从怀里抽出日志）：三号桩混凝土标号被降了两级，这是施工日志，原始记录。
周德海（伸手去夺）：钱总别听他胡说，这人被开除后一直怀恨在心——
陈砚（侧身避开）：周经理，你柜子里少的那页，我帮你找着了。
△ 周德海手僵在半空。
钱总（摇下车窗）：日志？拿来我看。
△ 陈砚上前一步，把日志翻到折角那页，递进车窗。
钱总（扫了两眼）：标号C15……谁签的字？
陈砚（指着签名栏）：孙茂才，还有周经理的复核章。
周德海（额头冒汗）：钱总，这是誊抄件，原件早归档了，可以做假——
陈砚（打断）：原件在你柜子第三层，编号尾数0714。
钱总（把日志合上）：老周，有这回事？
周德海（搓手）：我、我回去查查，可能是资料员抄错了。
△ 钱总把日志从车窗递还给陈砚，动作很慢。
钱总（盯着陈砚）：年轻人，剪彩还有三天。三天里，你拿不出原件，我按你诽谤报警。
陈砚（接过日志）：三天够了。
钱总（升车窗）：开车。
△ 轿车驶向剪彩台，周德海狠狠瞪了陈砚一眼，快步跟上。
周德海（低声，从牙缝里挤）：你等着。
△ 陈砚站在原地，手里的日志被攥出折痕。
陈砚（对着车尾灯）：三天后，你要么看日志，要么看塌方。
△ 手机震动，屏幕上跳出老郑护工发来的短信：老郑今早一直敲床沿，敲了三下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1集 三十秒

△ 工地办公室，钱总坐在主位翻看剪彩流程，周德海递上茶。
陈砚（推门而入）：钱总，那张纸您只看了三十秒。
钱总（没抬头）：三十秒够我看清一沓报表的利润。
陈砚（把日志拍在桌上）：可三号桩的沉降值，三十秒能超一公分。
周德海（挡在中间）：钱总，这人被开除后一直闹事。
陈砚（直视钱总）：桩基检测原始记录，您要不要看第二眼？
钱总（放下流程表）：小周，让他说完。
陈砚（翻开日志）：混凝土标号从C40降到C25，您知道意味着什么。
钱总（皱眉）：意味着什么？
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意味着剪彩那天，您脚下可能是空的。
周德海（拍陈砚肩膀）：钱总，他当年质检就爱夸大——
陈砚（甩开周德海的手）：周经理，三号桩的施工日志上，你的签字在第三页。
△ 周德海脸色一变，伸手去抢日志。
钱总（按住日志）：周德海，让他念。
陈砚（念）：十月八日，三号桩浇筑，监理签字——空缺。
周德海（擦汗）：监理那天请假，我代签的。
陈砚（冷笑）：代签？那为什么老郑的签名在另一份记录里，日期是同一天？
△ 钱总缓缓靠回椅背，手指敲着桌面。
钱总（沉声）：陈砚，日志留下，你回去等消息。
陈砚（不动）：钱总，我等不起，三号楼里现在还有人加班。
周德海（咬牙）：钱总，这人就是想要钱——
钱总（抬手打断）：周德海，你明天把原始检测报告调出来，我要看。
△ 周德海应声出门，反手带上门，眼神阴冷。
陈砚（压低声音）：钱总，报告早被抽走了。
钱总（盯住陈砚）：那你手里这份，从哪来的？
陈砚（收起日志）：从一个还认死理的人手里。
钱总（站起身）：三天后剪彩，你要真觉得会塌，就拿原件来见我。
陈砚（转身）：不用三天，四十八小时之内，这楼就会说话。
△ 陈砚拉开门，周德海站在走廊尽头，正对着手机低语。
周德海（对着手机）：苏婉的体检单，给我复印一份送到县医院。
△ 陈砚脚步一顿，拳头攥紧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2集 三下敲床

△ 陈砚推开病房门，老郑正用指节敲床沿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
陈砚（蹲到床边）：师父，三号桩，我记住了。
老郑（歪着嘴，费力）：跑……跑路。
陈砚（摇头）：我不跑。
△ 老郑急得拍床，护工赶紧扶住他。
老郑（喘着气）：他……他们，坏。
陈砚（握住老郑的手）：我知道，日志上标号降了两级。
△ 老郑眼睛猛地睁大，手指在陈砚掌心连划三下。
陈砚（低声）：三号楼？
老郑（点头，声音发抖）：人……人多。
陈砚（站起身）：师父，三天后剪彩，我等不了三天。
△ 手机响，陈砚接起，脸色骤变。
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你说什么？苏婉的体检单——
苏婉（电话里，冷笑）：陈砚，周德海把单子复印了二十份。
陈砚（攥紧手机）：你在哪？
苏婉（电话里，声音发紧）：县医院后门，他刚走。
△ 陈砚冲出病房，老郑在身后用力敲了三下床沿。
△ 县医院后门，苏婉靠在墙边，手里捏着皱巴巴的单子。
陈砚（跑近）：单子给我。
苏婉（别开脸）：给你？你当年签字，我们孩子都会走路了。
陈砚（停住）：那件事，我没错。
苏婉（把单子摔在他胸口）：现在呢？三号楼的工人，都是我经手的！
陈砚（捡起单子）：疑似接触有害建材——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
苏婉（声音发抖）：上周，我找周德海要说法，他让我闭嘴。
陈砚（盯着她）：所以你才把单子掉在我面前？
苏婉（红了眼）：我没办法，陈砚，三号楼里还有二十多个工人。
陈砚（把单子折好）：今晚，我进资料室。
苏婉（抓住他胳膊）：周德海就等着你自投罗网！
陈砚（轻轻拨开她的手）：那也得去。
△ 苏婉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，塞进陈砚手心。
苏婉（低声）：资料室新换了锁，这是旧钥匙，我偷配的。
陈砚（愣住）：你——
苏婉（转身走）：别死。
△ 陈砚低头，掌心是一把磨得发亮的铜钥匙。
陈砚（对着她背影）：三天后，你带工人从三号楼撤。
苏婉（没回头）：你拿什么保证？
陈砚（握紧钥匙）：拿我的叉车证。
△ 苏婉脚步一顿，肩膀微微发抖。
苏婉（哽咽）：你的证，不是被扣了吗？
陈砚（扯了扯嘴角）：所以，我只能赢。
△ 手机又响，屏幕上跳出林小满的来电。
陈砚（接起）：小满？
林小满（电话里，结巴）：陈、陈哥，周德海刚来资料室，把三号桩的柜子贴了封条！
陈砚（眼神一沉）：封条上写的什么？
林小满（电话里，带着哭腔）：写的是……“待销毁”。
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小满，你听好——
陈砚（压低声音）：那把旧钥匙，能开贴封条的柜子吗？
林小满（电话里，倒吸一口气）：能……能开。
陈砚（转身走向夜色）：等我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3集 摊牌

△ 工地外围废料堆旁，陈砚把手机照片递给苏婉。
陈砚（沉声）：三号桩混凝土标号降了两级，你经手的那批工人，都在三号楼。
苏婉（盯着屏幕）：你凭什么确定？
陈砚（划到下一张）：原始记录被抽走，但施工日志上，孙茂才签了字。
苏婉（声音发紧）：签字能说明什么？他可以说底下人干的。
陈砚（收起手机）：底下人改标号，得有人把检测报告压下去——那个人，是你科室出的体检单。
苏婉（猛地抬头）：你翻我东西？
陈砚（别开脸）：体检单掉在县医院走廊，我捡的。
苏婉（冷笑）：陈砚，你还是老样子，什么都要管。
陈砚（直视她）：三号楼封顶那晚，你值夜班，对不对？
苏婉（愣住）：你怎么……
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那晚送进急诊的工人，咳的是不是灰白色痰？
△ 苏婉手一抖，手机差点滑落。
苏婉（压着嗓子）：七个。那晚七个工人，全是从三号楼下来的。
陈砚（攥紧拳头）：现在楼里还有多少人？
苏婉（抓住他手臂）：夜班至少四十个，加上白班加班的——
陈砚（打断）：你马上回医院，把所有接触过三号楼工人的体检记录调出来。
苏婉（摇头）：调出来给谁看？钱总三天后剪彩，谁拦得住？
陈砚（从口袋掏出一张皱纸）：这是沉降数据，我算过，四十八小时内，三号楼东侧会出问题。
苏婉（盯着纸）：你疯了，这数据哪来的？
陈砚（把纸塞进她手心）：别问。你只管调记录，剩下的我来。
苏婉（攥紧纸，声音发颤）：陈砚，你要是再像当年一样……
陈砚（转身）：当年我签了字，害的是自己；这回不签，害的是四十条命。
△ 苏婉站在原地，看着陈砚走进夜色。
苏婉（冲着背影喊）：三号楼夜班名单，我发你手机！
陈砚（头也不回）：发完就删聊天记录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4集 倒计时

△ 凌晨，赵铁柱家院门口，陈砚拍门。
赵铁柱（披衣开门，愣住）：陈砚？这大半夜的——
陈砚（喘着气）：铁柱哥，叉车钥匙借我。
赵铁柱（皱眉）：你疯了？孙茂才的人还在找你。
陈砚（掏出沉降数据）：三号楼四十八小时内塌，我得进去把夜班工人撤出来。
赵铁柱（一把拽住他胳膊）：你报警啊！
陈砚（摇头）：报警要实名，接线员一听三号桩就挂我电话。
赵铁柱（嗓门压低）：那你一个人进去顶什么用？
陈砚（盯着他）：我不进去，没人信数据。
赵铁柱（沉默三秒，转身进屋）：等着。
△ 赵铁柱拎出两把安全帽，把叉车钥匙拍在陈砚手心。
赵铁柱（闷声）：我跟你去。
陈砚（把钥匙推回去）：你留下。
赵铁柱（瞪眼）：我拿工龄担保，工地我比你熟！
陈砚（按住他肩膀）：万一我出不来，替我报警——报省里，别报县里。
赵铁柱（嗓子发紧）：你他妈……
陈砚（打断）：还有，苏婉要是把体检记录发过来，你转给省台记者。
△ 赵铁柱攥着钥匙，指节发白。
赵铁柱（咬牙）：四十八小时，你撤不出来，我就带人冲进去。
陈砚（戴上安全帽）：不用四十八小时。
赵铁柱（一愣）：什么意思？
陈砚（回头）：我算过，最快今晚十点，东侧就会响。
△ 陈砚跨上叉车，发动引擎。
赵铁柱（追出两步）：陈砚！你还没说——你到底得罪了谁？
陈砚（挂挡，声音被引擎盖过）：一个桩基老板，和一个只看报表的钱总。
赵铁柱（吼）：那你进去怎么说？工人凭啥信你？
陈砚（踩下油门）：我不说——我让叉车说话。
△ 叉车大灯刺破夜色，直冲工地大门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5集 报警

△ 出租屋内，陈砚攥着手机站在窗边，拨出举报电话。
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我要举报县城三号工地，桩基标号被降了两级，今晚可能塌方。
接线员（画外，公事公办）：举报需要实名，您报一下姓名和身份证号。
陈砚（停顿一秒）：陈砚，身份证号我短信发你。
△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，只剩电流声。
接线员（画外，声音变了调）：陈砚……你确定要查三号桩？
陈砚（瞳孔一缩）：你认识我？
接线员（画外，压低）：我劝你把手里的东西删了，别趟这浑水。
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你是什么人？这条线是举报线，还是周德海的专线？
接线员（画外，冷笑）：你猜。
△ 电话被挂断，忙音刺耳。陈砚重拨，无人接听。
陈砚（对着手机低吼）：好，你们不接，我自己去。
△ 他抓起安全帽往外冲，门一开，赵铁柱堵在楼道口。
赵铁柱（举着手机）：你刚才那通电话，我全听见了，那接线员不对劲。
陈砚（侧身要走）：让开，没时间了。
赵铁柱（一把拽住他胳膊）：你报警都报不通，进去就是送死，你到底得罪了谁？
陈砚（甩开）：一个桩基老板，一个只看报表的钱总，够了吗？
赵铁柱（愣住）：钱总……那个三天后要剪彩的大老板？
陈砚（点头）：所以他不会让楼塌，但周德海会先让我消失。
△ 楼道声控灯忽明忽灭，赵铁柱沉默两秒。
赵铁柱（把车钥匙拍进陈砚手心）：开我的叉车，车牌不上系统，他们查不到。
陈砚（攥紧钥匙）：你留下，万一我出不来，替我报警——找市里，别找县里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6集 威胁升级

△ 陈砚出租屋门口，孙茂才带两个壮汉堵在楼道，手里转着手机。
孙茂才（笑呵呵）：小陈啊，半夜不睡觉，跑工地干啥去了？
陈砚（堵在门内）：孙老板消息真快，我这屋里还没收拾呢。
孙茂才（往前一步）：都是老关系，我给你指条活路——把照片删了，明天照常上工。
陈砚（冷笑）：活路？三号桩底下埋的那批钢筋，是给我留的活路吗？
孙茂才（收起笑）：你嘴巴干净点，谁看见钢筋了？
陈砚（掏出手机晃了晃）：原始记录我拍了，施工日志我也看了，标号降两级，你签的字。
△ 孙茂才脸色一沉，朝身后壮汉抬了抬下巴。
孙茂才（阴声）：小陈，你前女友在县医院上班吧？苏婉，长得挺精神。
陈砚（拳头攥紧）：你敢动她。
孙茂才（摊手）：我不动，我就让人去她科室坐坐，聊聊你当年怎么丢的铁饭碗。
△ 陈砚猛地往前一步，赵铁柱从楼梯口拎着扳手冲上来。
赵铁柱（嗓门炸开）：孙茂才！我拿工龄担保，你今天敢碰陈砚一根手指，我让你出不了这栋楼！
孙茂才（后退半步，笑）：赵队长，你担保他？你知道他得罪的是谁吗？
赵铁柱（把扳手往墙上一敲）：我不管是谁，他是我兄弟。
孙茂才（指指陈砚）：行，兄弟情深。小陈，我给你一晚上想清楚。
△ 孙茂才带人转身下楼，走到楼梯拐角又停住。
孙茂才（回头）：对了，周经理让我带句话——你那点备份，他今晚全给你烧干净。
△ 陈砚脸色一变，转身从后窗翻出去，落地时手机响了。
林小满（画外，哭着）：陈哥……周德海把资料室的日志全烧了，我拦不住……
陈砚（喘着气）：别哭，你听我说——老郑手里还有一份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7集 最后一份

△ 陈砚赶到老郑家，护工正给老郑穿外套。
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郑师父，资料室烧了，您手里那份备份呢？
老郑（歪着嘴，一个字一个字）：银……银行。
陈砚（蹲下与他平视）：哪家银行？保险柜号多少？
老郑（手指在扶手上敲三下）：三……三号柜。
陈砚（起身推轮椅）：走，现在就去，天亮前必须拿到。
△ 护工拦住轮椅，面露难色。
护工（搓着手）：陈师傅，郑叔这身体，夜里出门要出事的。
陈砚（掏出手机）：出任何事我担着，您要是不放心，全程录像。
老郑（抬手拍了下护工）：听……听他的。
△ 三人连夜赶到县城老银行，值班经理被叫起来。
值班经理（打着哈欠）：保险柜业务要本人身份证加密码，缺一不可。
陈砚（把老郑推到柜台前）：人在这儿，密码您问他。
老郑（盯着经理）：我……我自己设的，六……六个八。
值班经理（翻看登记）：郑建国，三号柜，没错。可这柜子去年就到期了。
陈砚（一愣）：到期？谁续的费？
值班经理（指着记录）：没人续，但有人来问过三回，姓孙。
陈砚（攥紧轮椅把手）：孙茂才。
△ 经理领他们进金库，三号柜打开，里面空荡荡只有一张纸条。
陈砚（拿起纸条念）：东西在桩里，别信任何人。
老郑（突然抓住陈砚手腕，眼睛瞪大）：桩……三号桩，钢筋笼。
陈砚（蹲下）：您是说，合同绑在钢筋笼上？
老郑（点头，喉咙里挤字）：他……他们灌混凝土那天，我看见了。
陈砚（站起身，声音发沉）：师父，您为什么不早说？
老郑（别过脸，肩膀抖）：我怕……怕你跟他们一样，拿钱走人。
陈砚（把纸条折好塞进口袋）：那您现在为什么肯说了？
老郑（转回头，一字一顿）：因为……你回来了。
△ 陈砚推着轮椅走出银行大门，天边泛白。
陈砚（拨电话）：赵铁柱，天亮前把叉车开到三号桩，我要挖桩。
赵铁柱（画外，压低声音）：挖桩？那是要出人命的，你疯了？
陈砚（盯着远处工地）：四十八小时窗口，只剩今晚。
赵铁柱（画外，沉默两秒）：行，我拿工龄担保，陪你去。
△ 陈砚挂了电话，低头看老郑，老郑歪着嘴笑，眼角有泪。
陈砚（轻声）：师父，您回家等消息。
老郑（摇头，抓住他袖子）：不……我跟你去，那桩……我认得。
陈砚（顿了顿）：好，咱爷俩一起去。
△ 出租车刚启动，陈砚手机又响了，屏幕上是个陌生号码。
陈砚（接起）：谁？
陌生男人（画外，声音低沉）：陈砚，你挖桩之前，先看看你师父的保险柜——里面那张纸条，是去年写的。
陈砚（背脊一僵）：你什么意思？
陌生男人（画外）：意思是，老郑早就把真东西拿走了，你被他骗了。
△ 陈砚缓缓转头看向后座的老郑，老郑闭着眼，手指还在扶手上一下一下地敲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8集 桩里

△ 深夜，三号桩外围，赵铁柱举着手电，陈砚抡起铁锹。
赵铁柱（压着嗓）：陈砚，你真信你师父？他中风的人，记岔了也说不准。
陈砚（一锹下去）：他不会。当年三号桩的钢筋，是他一根一根验的。
赵铁柱（叹气）：行，我陪你挖。挖不出来，天亮前咱俩都得进局子。
△ 铁锹碰到硬物，发出闷响。
陈砚（蹲下，扒开土）：钢筋接头……在这儿。
赵铁柱（照过去）：绑着个黑袋子！
△ 陈砚解下防水袋，手抖着拆开，里面是一沓泛黄的合同。
陈砚（一页页翻）：混凝土标号，C40改成了C25……孙茂才签字。
赵铁柱（凑近）：旁边这个红章，周德海的？
陈砚（声音发冷）：项目经理审批章。两个人，一个改，一个批。
赵铁柱（搓脸）：怪不得三号楼东边老渗水，根子在这儿。
陈砚（把合同塞进怀里）：铁柱，你回去睡觉，当今晚没来过。
赵铁柱（瞪眼）：你一个人去找周德海？我不干。
陈砚（抓住他胳膊）：你听我说——三号楼今晚还有人加班，我得先去工地。
赵铁柱（愣）：现在？凌晨三点！
陈砚（已经起身）：四十八小时的窗口，我算过了，只剩四小时。
△ 赵铁柱一把抄起铁锹跟上去。
赵铁柱（吼）：那还等什么，走！
△ 两人刚跑出桩区，身后手电光柱扫过来。
孙茂才（画外，笑呵呵）：小陈，大半夜的，刨我家桩子？
△ 孙茂才身后，七八个黑影一字排开。
孙茂才（掂着手机）：你怀里那份，是复印的吧？原件，我早取走了。
陈砚（把合同往赵铁柱手里一塞）：铁柱，跑！
△ 赵铁柱转身狂奔，孙茂才的人呼啦追上去。
孙茂才（慢悠悠）：陈砚，你呢？你跑不跑？
陈砚（站在原地，盯着他）：我不跑。我要看着你，亲手把三号楼的人叫醒。
孙茂才（笑容僵住）：你说什么？
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四小时后，那楼要塌。你现在拦我，就是杀人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9集 四小时

△ 工地大门外，孙茂才的人堵住去路，赵铁柱抱着合同退到陈砚身后。
孙茂才（笑呵呵）：陈砚，你闹到钱总那儿，钱总理你了吗？
陈砚（盯着他）：钱总不理我，楼会理我。四小时后，东侧先塌。
孙茂才（收起笑）：你少拿话唬人，检测报告我压了半年，谁信你？
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三号桩混凝土降两级，钢筋少三成，你敢跟我去桩边对质？
孙茂才（后退半步）：对质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一个被开除的叉车工。
赵铁柱（吼）：他算什么东西？他算救你们命的人！我拿工龄担保！
△ 孙茂才身后的人互相看了一眼，有两个人悄悄往后挪。
孙茂才（回头瞪）：都别动！谁动我扣谁半年工钱！
陈砚（掏出手机）：听见没？四小时。我现在拨的是三号楼项目经理。
孙茂才（抢上前）：你敢——
陈砚（按亮屏幕举高）：拨了。你也跑不了，楼里两百号人，你背得起？
△ 孙茂才僵在原地，手机里传出接通声。
陈砚（对着电话）：三号楼所有班组，立刻下楼，东侧桩基下沉，四小时内塌方。
孙茂才（咬牙）：陈砚，你这一嗓子，明天全县都知道你疯了。
陈砚（把手机塞回口袋）：疯不疯，四小时后见。铁柱，去后门。
△ 赵铁柱抱着合同往侧门冲，孙茂才的人让开一条缝。
孙茂才（压着嗓子）：陈砚，你站住。合同原件我烧了，你手里是废纸。
陈砚（头也不回）：我手里这份，是你和周德海签字的原始合同。
孙茂才（脸色骤变）：不可能，保险柜我亲手清过。
陈砚（转身，一字一句）：保险柜空的那天，老郑在桩里埋了一份。
△ 孙茂才踉跄一步扶住铁皮围挡。
孙茂才（声音发抖）：你、你现在要去哪？
陈砚（抬手指向三号楼）：去开门。四小时后，这楼要塌，你拦我，就是杀人。
△ 远处三号楼亮着加班的灯，周德海的身影出现在一楼门口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0集 疏散

△ 三号楼一楼门口，周德海张开双臂拦在通道中央。
周德海（拍着陈砚肩膀）：小陈，冷静，有事好商量，别拿两百号人开玩笑。
陈砚（甩开他的手）：商量？你烧日志的时候，怎么不跟我商量？
周德海（压低声音）：苏婉的体检单，还在我手里。你想清楚。
陈砚（盯着他）：周德海，你听——楼在响。
△ 两人同时停住，头顶传来细碎的混凝土开裂声。
周德海（脸色发白）：那是、那是空调外机。
陈砚（推开他往里冲）：铁柱，带人挨层喊！从五楼往下！
△ 赵铁柱拎着扳手冲进楼道，边跑边砸消防栓警铃。
赵铁柱（扯着嗓子）：都下楼！东侧桩塌了！别拿东西，人先走！
△ 楼里工人探出头，有人骂骂咧咧，有人开始往下跑。
周德海（抓住陈砚胳膊）：你疯了！剪彩就在明天，你这一闹——
陈砚（反手扣住他手腕）：剪彩重要还是命重要？你选。
周德海（挣扎）：放开！我报警抓你！
陈砚（把他往墙上一按）：报警电话我刚才替你打了。现在，你跟我上楼。
△ 楼道里脚步声乱成一片，赵铁柱在四楼喊“三楼还有一队”。
陈砚（拽着周德海往上走）：你签的字，你亲自去喊人。
周德海（腿软）：我、我喊不动，我腿软。
陈砚（松手，冷冷）：那就爬。爬上去，喊完，你还有活路。
△ 周德海瘫坐在楼梯口，陈砚转身往三楼跑。
赵铁柱（从楼上探身）：陈哥！三楼东头还有二十多个堵在通道里！
陈砚（喊）：砸门！砸不开就撞！
△ 楼体猛地一震，墙皮簌簌往下掉。
苏婉（从二楼拐角冲出来，身后跟着一群工人）：陈砚！东侧楼梯裂了！
陈砚（一把拉住她）：人齐了吗？
苏婉（喘着气）：还差……还差三楼东头那一队！
△ 楼体又是一震，灰尘从天花板倾泻而下。
陈砚（转身往三楼冲）：我去。你带人从西侧走，一个都别回头。
苏婉（抓住他衣角）：陈砚——
陈砚（掰开她的手，头也不回）：走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1集 塌方

△ 三楼东头，陈砚踹开变形的门板，三个工人缩在墙角。
陈砚（吼）：扶墙走，跟我下！
工人甲（腿软）：陈哥，楼梯没了！
陈砚（一把拽起他）：那就踩着钢筋下，差一公分也是差！
△ 楼体剧烈晃动，陈砚把最后一人推出窗口，自己踩空跌落。
△ 一层废墟，陈砚从叉车驾驶室爬出，额头淌血。
赵铁柱（冲过来）：老陈！你腿——
陈砚（撑着叉车）：别管我，人齐了没？
赵铁柱（回头喊）：苏婉，点数！
苏婉（奔过来，声音发颤）：二十七，一个不少。
△ 周德海从泥水里爬起，西装糊满泥浆，抓住陈砚裤腿。
周德海（嗓子嘶哑）：合同……合同你给谁了？
陈砚（低头看他）：你烧了日志，烧不掉桩里的东西。
周德海（手一抖）：你挖了桩？
陈砚（从怀里掏出防水袋）：孙茂才签的字，你盖的章，标号降两级。
周德海（瘫坐，喃喃）：完了……全完了……
孙茂才（从人群后挤出来，赔笑）：陈老弟，都是老关系，开个价——
陈砚（把袋子举高）：这话你留着跟调查组说。
孙茂才（脸色骤变，压低）：你老婆的体检单还在我手上！
苏婉（上前一步，冷声）：我那份单子早交纪委了，你手里那份是复印件。
孙茂才（后退）：你、你们串好的？
赵铁柱（拎起扳手）：我拿工龄担保，今天谁也别想走。
△ 远处警笛声由远及近，红蓝灯光扫过废墟。
周德海（抓住陈砚手腕）：陈砚，你救我这一回，我保你叉车证——
陈砚（掰开他的手）：我不开叉车了。
周德海（愣住）：那你图什么？
陈砚（望向三号楼残骸，一字一句）：图底下那二十七条命，今晚能回家吃饭。
△ 警车停下，调查组的人走下来，孙茂才转身想溜。
林小满（从人群里举起手机）：孙总，你删我文件夹那下，我录了。
孙茂才（僵在原地）：你——
陈砚（拍拍林小满的肩）：小满，数据备份这课，你出师了。
△ 孙茂才被按进警车，周德海瘫在泥里没动。
苏婉（递过一块纱布，别开脸）：额头……先按住。
陈砚（接过，没按）：你刚才说，二十七一个不少？
苏婉（眼眶发红）：嗯。
陈砚（看着塌了半边的楼）：那三根桩，到底还是沉了。
苏婉（一把攥住他手腕）：陈砚，你听——
△ 废墟深处传来一声闷响，地面再次下陷，警车警报骤响。
调查组人员（大喊）：所有人后撤！西侧还有二次塌方风险！
陈砚（猛地回头）：西侧？西侧下面是人防通道！
苏婉（脸色煞白）：我经手的那批工人，白天就在那儿堆料！
陈砚（扔下纱布，往警戒线冲）：赵铁柱，叉车还能动吗？
赵铁柱（跳上驾驶室）：能！
陈砚（吼）：撞开西侧围挡，我下去捞人！
△ 陈砚翻过警戒线，身影消失在扬起的尘土里。
苏婉（追出两步，声嘶力竭）：陈砚——你答应过我，这次不逞英雄！
陈砚（声音从烟尘里传出，闷闷的）：我没答应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2集 叉车之上

△ 调查组封了工地，周德海和孙茂才被押上警车。
孙茂才（回头，笑面虎的脸垮了）：陈砚，都是老关系，你何必——
陈砚（打断）：你改标号的时候，想过三号楼里多少人吗？
△ 孙茂才被按进车里，车门砰地关上。
林小满（抱着一摞烧焦的纸片跑过来，结巴）：陈、陈哥，日志我抢出来一半，能看清标号那页。
陈砚（接过纸片）：小满，你这次没白认死理。
林小满（抹脸，灰混着泪）：我、我差点信了周德海说的，以为你真是来闹事的。
陈砚（拍她肩膀）：以后记住，桩不会骗人。
△ 苏婉从临时救护点走过来，手里捏着一张单子。
赵铁柱（识趣地往后退）：我去看看那帮工友，你们聊。
陈砚（看着苏婉走近）：体检单的事，医院怎么说？
苏婉（别开脸）：虚惊一场，接触量没超标。
陈砚（松口气，又绷住）：那就好。
苏婉（忽然转回来，把单子塞进他手心）：你还没看这张。
△ 陈砚低头，B超单上印着一个小小的轮廓。
陈砚（手一抖）：苏婉，这是……
苏婉（眼圈红，嘴上硬）：当年你没签那个字，工作丢了，我也走了。
苏婉（吸一口气）：现在这张，我自己签，不用你负责。
陈砚（攥紧单子，抬头）：谁说不负责？
苏婉（愣住）：你——
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差一公分也是差，差一天也是差，这孩子的事，一天都不能差。
△ 苏婉没说话，抬手把他脸上的灰擦掉。
△ 老郑的轮椅被护工推过来，老郑歪着嘴，手指在扶手上敲。
陈砚（蹲下去）：师父，三号桩的事，结了。
老郑（费力地）：桩……桩里还有东西。
陈砚（脸色一变）：您是说，防水袋不止一个？
△ 老郑缓缓点头，抬手往南边一指。
老郑（一字一字）：南……南边那根，绑着账本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—— 本文来自有剧本 youjuben.com ——
